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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始的洞见
MOCI（意识与互联的运动）

创始于 2023 年 5 月

译者：Z.SI.GP

引介

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，科学往往是首选工具。然而，面对无法言说的种种意

识之谜时，科学变得结结巴巴，当面对物种内个体间及物种之间的“互联”时，

这种情况或许会变得更甚。数学语言、仪器、镜头都不足以完全捕捉/理解那出

自我们宇宙之外而脉动于我们整个宇宙内的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。

“个体”即是主权性个体那难以捉摸的意识。它是联合之线，将我们在时空

二元性的各个维度中的各个生命期交织成一个主权体意识。"众体 "代表着一种

集体性意识，其构成是那些有着相似头脑/心智的信念彼此共鸣于的个体们。他

们代表着一种信念及知识的等级制度。最后是"全体"，它囊括了全部的生命，没

有排出之物，也没有等级结构。

MOCI 这个运动，致力于经由其联合创始人们，具象化地展现出一种根本性

信念，即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实相的信念。对于该意识的发现，无法被简

化成客观证明，也无法被科学探究所揭示。这是一种异常主观的体认和体验，因

而，这是一条必须由我们每个人凭自己去找出的道路。

有趣的是，并不存在错误或正确的道路。只有通过时空二元性观察时，我们

才会纠缠于相对性的评定，这正是“众体”等级制度的标志。然而，当保持在“个

体”及“全体”状态——主权体及积分态时——我们不会判断、度量、比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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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、评定，也不会去厌弃差异性。我们将差异性视为“结缔组织1”。正是它

将“事物”抱持在了一起。

在某个未来时代，科学、数学和技术或许会证明各个生命形态间的“互联”，

而不仅仅只是量子物体间的“互联”。发现各个生命形态内在所存在的量子纠缠，

或许正是迈向完整人类性的第一步，这会识别出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，并

为科学探究及全球层次的社会变革开创一个新纪 元。

我们的指导原则

这个永恒的运动一直都存在，一直演进在我们人类经验的表层之下。这个运

动曾戴上过众多的面具——宗 教、哲学、神话、传说、寓言——但是，它从未

被文字、数字或图像所完全捕捉。这个运动即是：存在于同一意识内的所有一切

事物的动态变化，而这意识本质上又是分形的。这个运动对于我们人类性来讲是

完全无法言说的，（即便）在我们最高心智的逻辑和最深心脏的共鸣感知中，它

都是完全缺席的。

这个运动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信仰系统或组织结构。就本质而言，它不属于“众

体”的等级制度。它如此之浩瀚，囊括了全部的事物。它包括全部物种，全部时

空，全部生命形态，全部层次的智能和表达，以及进、出我们集体性天然状态的

全部入口和出口。

不过，由于运动创始人是一位故事讲述者，所以，MOCI 就开始于跨媒体结

构的故事讲述，包括小说、故事、美术品、音乐、网站、社交媒体、以及尚未到

来的那些事物。会存在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随之而来的一切。甚至那些看似古怪，

1 结缔组织(connective tissue)是大部分脊椎动物中的基本组织之一，简而言之就是生物体的大部分的填充物质。由细胞、纤维、细胞外

间质组成。广义的结缔组织,包括液状的血液、淋巴，松软的固有结缔组织和较坚固的软骨与骨；一般所说的结缔组织仅指固有结缔组织

而言。结缔组织在体内广泛分布，具有连接、支持、营养、保护等多种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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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是被认为令人厌恶的，那些事物也拥有属于它们的实相。它们也是整体的一部

分。它们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。

我们并不寻求转变信念，而是提供一个艺术性的故事讲述，其有潜力成为一

个斜坡弯道，连接到我们个人化的存在主义之旅，去走向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

识”；并以我们的逻辑、想象力和直觉来理解/捕捉到这个意识，然后经由将行

为校准于该意识，而将它表达进我们的生命中。校准或许并不完美，即便如此，

至少大体上是校准于该意识的。

我们的这个运动没有会员卡，没有来自宗 教或学术界的承认，也不意欲合

伙于任何组织。MOCI 无法经由人类之手、之口、之耳来组织。它是一种存在主

义的运动，是不可知论的且简单的，它就鲜活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内。这

个运动不可能具有一种等级结构，也不可能仅仅存在于“众体”的等级制度内。

MOCI 的全部创始资料都将以最高品质提供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这一创始

原则在 MOCI 的整个生命（周期），都将始终保持不变。需要理解的是，科学

理论、数理逻辑、灵性洞见、哲学讨论全都是 MOCI 的组成部分。最重要的是，

没有哪个是“不正确”的，也没有哪个是“不会错”的。它们都代表着对于“整

体”的一种可能的学习，一种进化的推动力，否则它们就不会存在。

全体事物的互联

“意识与互联的运动”（MOCI）承认：遍及全部时空格式内的全体生命之

间的互联。它认同：“未知”，即想象与直觉的种种维度，对于理解“个体、众

体、全体意识”的膨胀性而言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尽管其他工具，也有其价值和作

用，但它们无法替代个体对于“意识”及“意识互联”的想象力探触和直觉性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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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。

MOCI 最初将运用艺术（文本、绘画和音乐）来表现出一个逻辑推论链，即：

种种分形化实相 互联成了生命的种种舞台，生命的这些不可见实相能够被具象

化地展现为一种理解，即：我们是一个主权性积分态，存在于特定时空内的人类

性中。

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化身进 21 世纪初人类中的无可名状的生命。我们每一

个都经历了出生、生活、死亡。当该循环推进于时空中时，还有另一个循环正观

察和学习于时空之外。在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的世界，所有的“视点”都

被包含其中，并因着自身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和目的而得到尊重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上述理解即是在说，我们的思想、感觉和行动是重要的。因

此，行为就是该运动的根本，重申一下，这并非一致于“规则手册”的“完美”

行为，相反，个体是在将行为校准于一个概念性前提：我们每一个都是“个体（主

权体）、众体（群体意识）及全体（积分态）意识”的一部分。

MOCI 强调，理解我们是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，并通过行为表达来彰

显出我们的理解，这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个实相都会有帮助。正是生活于这种意识

中，我们才感觉到了互联。我们在表达爱和慈悲时，所指向的对象正是这种意识，

无论该意识是存在于我们爱的人、陌生人、假想敌、还是朋友的内里。

一个新的哲学维度

运用哲学、想象、逻辑、直觉的方式来理解和塑造人类行为，这件事对人类

而言将变得越来越重要。经由展望人类行为在时空中的进化，我们能够折叠起时

间，将这种展望带给现时的生命。这就等同于一趟想象性、哲学性、直觉性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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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旅行。

每个世代都会创造出独有的能量，并最终汇集成一种全球集体性意识的行

为，这种全球规模的集体意识会同时以 2 个身份存在于时空二元性中，一个是个

体在时空内的一个汇集点；另一个是一种集体性的，持续扩张的互联性球状空间。

这永远是“不完美的”，因为它永远在进化，并在进化过程中扩张着。经由展望

出这些未来行为会是怎样的，我们能够将其带入我们现时的时空。这么做，就激

活了我们称之为“爱”的代理性结构，于是，这个我们全体所依赖的网络，就会

在全体生物的心脏内里生长得更为强壮了一些。

如果“生命”能对我们述说，它大概会说： "我不想只是个让你疯狂逃离的

对象。 我想为你带来启示性的生命。我希望你能理解你生活其间的戏剧，我希

望当你意识到这全是戏剧之后，能为着更宏大的目标而活。我希望你践行友善，

就仿佛这就是你来此唯一要做的事情。"

当“生命”为它的灵发声，这就是它会说的话。

这就是服务于“全体”的无私原则。友善并非始于一个念头。它压根没有“开

端”，即便有，它之起源也是未知的。然而，友善是一种智能，完全地理解生命

的互联性。我们 是 被互联着的。当这件事被理解，我们就正在鲜活地活出了“生

命”；就正在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智能的一部分，该智能的临在性就表现为了全部

层级和生命期内的“生命”。

我们能够源于心脏和头脑/心智的搭档关系来生活，并将这作为生命目的的

一种表达。这是一种知觉，而非宗 教规程。这件事并不存在步骤次第，因为我

们全都是不同的。这种知觉，以及它在我们行为中的反映，就是在精校我们的直

觉、逻辑、想象力、和关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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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的互联

意识的演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进程，在个体及集体层面都始终不断地扩张

着。不过，如果驱动力是强化二元性及分裂的技术或哲学，演化就可能被误导入

歧途。行为进化的关键就存在于最高心脏与最高头脑/心智的交汇处，在这里，

它们成为平等的搭档，去（共同）学习和表达出一种互联性的生命。

意识的行为不该被混淆于人类的行为，诸如爱得更坚定；笑得更甜蜜；生活

得更和谐；成为宗 教或灵性的好学生。意识的行为是反映着我们对特定信念的

坚持，即：我们在体验和表达时，是身为意识这一物种，而不仅仅只作为人类物

种、动物物种、或植物物种。我们漫步于（同一个）地球、呼吸着（同样的）空

气、共享着我们的行为，就仿佛我们是一个集合性的单点。

天命的岔口

在天命的岔口，人类道路会分岔向 2 个方向，要么走向技术的冰冷怀抱，要

么走向意识的温暖之光。我们是寻求去和谐共存于全体生命，还是屈从于智力金

字塔，去为着强者利益而压榨弱者？

这个关键时点酝酿已久，当我们临近做决定的时刻，张力必然会不断增强。

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现身于地平线上，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智能秩序，在其间，未

被驯化的力量被少数精英掌控。这一技术性力量是终极的诱惑，远胜过了财富、

地位、名望。自启蒙时代以来，它一直都是技术发展背后的动机。

当接近了这个道路岔口，我们必须明白，上面所说的技术之路将导致一小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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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人掌控超级智能 AI 的力量，绝大多数人则将通过社会施与机构来接受配额供

应的 AI 力量，并付出金钱或数据来作为交换。这个技术-驱动的世界可能会引导

我们进入一种人造的存在状态，在其中，每个事物感觉都是肤浅的，几无个体层

面的意义。在这样一个世界，我们更容易被操纵。

我们必须沉思的真正问题是：作为一个物种，如何才能变得更为关注“意识

与互联”。哲学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，科学可能会证实它。如果我们能为未

来世代维系住这份理解，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更聚合一致、更公正、更充满生机的

“学校”，以便我们的意识在其中学习。

道路的岔口并非“技术”与“意识”的简单二选一，将决定我们命运的，是

两者间的平衡。我们能借助技术来勘探意识的边境，去发现那互联的点，正在那

儿，我们全都实存为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。人类意欲理解“意识”的雄心，

将会影响到人类的幸存和繁荣。

主权体的原则

“一体”的概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条主线，表现成了无数的变体，诸

如 "我们都是神"、"我们皆一体"、"万物一体 "、"联合是我们的命运"。然而，

作为 MOCI 的联合创始人，我们则被吸引向了“互联性”这样一个概念，该概

念容许了“主权体意识”的存在。

如果我们真就是“一体”，主权体就会消失于整体中。我们将会如同水滴落

入海洋。我们变成了海洋。可是，我们认为，我们既是网络上的节点，也是网络

本身。我们是无可名状的精髓本质，既是一个主权体身份，移行于各个生命期和

各个时空内；又是一个集体意识，既被群分为了“众体”，也被集合成了“全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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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人类性，其映像是无穷尽的。或许我们的想象力勾勒出了一个实相，

但生命之镜却反映着另一个实相，这导致了对想象力的不信任，怀疑它是幻想的、

不可靠的。我们被困在空间和时间的二元性中，如同一座宏伟雕塑被盖上了斗篷。

只有当这斗篷被完全移除，我们才能举步迈入一种“意识”与“时空二元性”之

间的搭档关系。

真正的问题是：我们是否乐意为着和睦、联合、和平、和谐而奋斗，哪怕部

落主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。众所周知，部落主义驱动我们的方式是竞争、狭

隘、基于排斥的归属感。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能带来相对的成功，可代价又是

什么呢？

生活为一个主权性积分态，要求我们聚焦于我们的逻辑、想象力、和直觉，

这些工具一直被发展着，就经由我们，就被我们，也为着我们，我们需要通过这

些工具来拥抱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。同时，我们又需要承认我们的人类性。

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，但在其中，则存在着慈悲和理解的源头。

搭档关系

在本文背景下，搭档关系的概念就是去识别出：“意识与互联”并无关于“表

层实体”，无论它们是在评判、竞争或是利用我们；而是关乎于我们“存在性”

之间的互补及支持面向。对我们而言，“存在性”的互补及支持是永远可得的，

完全无关于我们的信念、行为、或过往经验。这种搭档关系被建基于下述理解上：

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状态，而且，我们当前版本的“自

己”——幸存导向的适应性“自我”——恰恰正是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

要去合作的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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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份理解容许我们迁移出任何的境遇或地点，来确认这种搭档关系，这种搭

档关系始终临在着，并且始终被感觉为这种理解的形式。它并不必然具有特定的

振动、频率或行为，因为“意识与互联”是独立于时空二元性之外，并被黏合于

“全体”意识的。

尽管这个运动的联合创始人们持有一个锚定意图：尽其所能地将“个体、众

体、全体意识”锚定于自己的行为中，但即便那些最低劣的行为，也并不相悖于

“意识与互联”。搭档关系就是去识别和接受“我们皆是”的身份，同时也努力

将行为校准于我们的锚定意图：将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锚定进我们的生命

中来作为表达和体验。

结语

当初在思考踏上这趟雄心勃勃的旅程，去创造一个聚焦于“互联与意识”的

运动时，我也在质疑自己的资格。我是一名简单且无名的艺术家，潜心制作了造

翼者神话，但并不被认为是学术界的一员。我沉思着，是否能通过这个哲学化的

运动，最终在荒野里燃起一堆小小的“狂热”篝火。是否还有人也拥有与我相同

的愿景？

我意识到，相似头脑/心智个体的数量并非决定要素。决定要素是表达出“个

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，从而在这个世界上给予该意识一种存在性，方式即是经

由跨媒体“容器”来表现一个艺术故事，名为： MOCI。

我并非在辩护说，我拥有发动该运动的权利，因为，毫无疑问，我与这个（宏

大）“愿景”并不相称。然而，一番搜索之后，我却发现，并没人在创造这样一

个运动——将“意识与互联”置于其核心，并通过艺术来表达。艺术即是“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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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进入我们世界时所穿着的衣服，就类似身体是主权体意识

为了体现出物质特质而穿上的衣服。

我看不出艺术与哲学之间有任何区别。艺术天然具有哲学性，可是，除了关

注于“美”的可塑结构，哲学却绝少关注艺术的哲学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以艺

术作为先导来开启这个运动的原因。作为一种手段，艺术能表达出“个体、众体、

全体”的意识，且毫无伪装或掩饰。科学和哲学则仅仅是在验证艺术已然提供给

感官的事物而已。这个运动或许最初会指向这样的人，他们创作出艺术，以作为

一种手段来表现出那些升自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之物。但这个运动是面向

全体的。它不可能排除任何事物，否则它就“皱巴”进了“众体”的等级制度中。

至于那些感觉自己缺乏艺术能力的人，可以想一想行为艺术。当我们实行着

友善、慈悲和理解的行为时，我们是行为艺术家。这些行为是“个体、众体、全

体意识”的表达。我们不是在演出言行，在挨过某个过程。我们是在实践/训练

言行，而这会变成我们的艺术。我们创造的这些行为不该被评判。只有意图才是

唯一重要的。对于我们做出的选择，承诺奉行的唯一方式就是实践/训练的意愿。

如果，我们（本就）是艺术家，无论什么媒介的（是的，这也包括科学家，

数学家，哲学家），那么，我们就是揭示者，这才是艺术家的真正角色。我们揭

示出我们意欲揭示的——社会议题、道德议题、纯粹的美、坚定的愿景、隐匿

的门、还有爱，以及所有这些时空人类性之下，“我们之是谁”的最核心逻辑。

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心脏和最高头脑/心智，有着一个交叠空间，在其中，

它们是平等的伙伴，（共同）学习着生命及生命的表达。我们能够同时既是主权

体又是积分态，在任何一个时刻，下一个时刻，再下一个时刻.....如果我们持有

这种感觉，这种对于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印象，那么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就可能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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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我们的默认视角。

在该视角中，我们的哲学被揭示出来。这些即是我们的创始洞见，直至一种

洞察力得以被铸就。




